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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的形象

[内容摘要]林黛玉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每次读完《红楼梦》,她都能引起我的深深思考,她用她的敏感多疑,用她的反抗,她的痛苦和眼泪,甚至用她的爱情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压 迫.我们常说,黛玉是任性,多疑,敏感,小心眼 [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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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她正是用她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的.但可悲的是宝黛玉之间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悲剧.顽固的封建礼教是不允许他们之间的爱情存在的;黛玉赢得了爱情却无法得到美满的婚姻. 林黛玉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打动了读者,令人同情.但这个形象同时又是鲜活的.她那纷繁复杂的性格,明显的弱点,和敢于反抗,追求爱情的鲜明个性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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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作为古典小说的压卷之作和中华文化的优秀代表，离开了传统文化的深邃背景和古今价值观念的更新变化，是难以解释其生命和魅力的。

古往今来，文学作品中的多愁善感的女子太多了，却很难找到可以同林黛玉相提并论的人物。林黛玉不仅是《红楼梦》的第一女人公，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女主人公。犹如莎士比亚笔下的朱丽叶，普希金笔下的达吉亚娜，她们的自身都带着本民族文化的投影，凝聚着本民族文化的华萃精英。透过这些艺术形象，往往能触发人们的连类遐想，无限悠远，也启示人们识别美丑，珍惜生活。如果说，作者把天地间的灵秀之气所钟的女儿喻之为花，那么林黛玉就是花之精魂；如果说，作者把生活心灵化而流泻为诗，创造了充满诗意的真正的艺术，那么他所创造的林黛玉的形象最富于诗人气质，是诗的化身。

1． 林黛玉的蹙眉和自泪不干

  谁都知道，林黛玉除了本名之外，还有“颦颦”一字和“潇湘妃子”的别号。这一字一号同她蹙眉和爱哭得两大外部特征紧密相连，恰如两根神经，可以提动民族文化宝库的丰富矿藏。在我国，源远流长的越国美女西施捧心而颦的传说和舜帝二妃娥皇女共泪洒斑竹的故事，极大地丰富了这些特征的含量。或者说，成为黛玉形象深层文化结构的有机部分。

女子画眉或文人对于眉眼的形容，反映着人们的审美心理，因而也是一种文化。中国古代，女子的眉毛以修长淡浅为美，所谓“淡扫蛾眉”，“蛾眉”常常成为美女或美的德行的代称。不管怎样，“蛾眉”总是具有特征性的，同美女相连的标志。现在看来林黛玉的眉眼，她进入贾府，首次同贾宝玉相会时，给予贾宝玉的入眼第一个印象是“两弯似蹙非蹙俏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这是作者特笔点明的处所。“俏烟眉”自然不是浓烟型，而是浅淡到如同一抹俏挂着的清烟。重要的还在这眉毛不是舒展着的，而是“似蹙非蹙”，反映着一种抑郁不舒的心态。林黛玉愁凝眉际，无可解脱，整天似蹙非蹙，正好引出贾宝玉即时送给她一个恰切不过的字：“颦颦”，西子捧心和东施效颦，在中国古老悠远的文化当中，可以算是一个含义稳定，出现频率很高的因子。《红楼梦》中提到西施的地方很多。作为黛玉形象的文化背景之一，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西施作为古代美女的一个共名，她的妍丽早已深入人心，黛玉之美，由此而彰，不必费辞，便可意会。

第二，西施膑眉，实因心痛，并非不膑。这种病态美是自然而然非矫作的。黛玉蹙眉，是她内心抑郁的外部表现，她的“病如西子胜三分”，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同样是自然的而非矫作的。因而贾府诸人一见之下，觉其虽弱不胜衣，却赞赏她“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小厮们却背地里叫她“病西施”，无讥笑之意，有爱重之意。可见，西施之于黛玉乃是神似，精神上有某种相通。

第三，西施故事，传说纷纭，结局如何，歧异尤多，林黛玉形象的容量要远远超过西施。

总之，透过“两弯似蹙非蹙俏烟眉”之类，可以看到林黛玉形象是得到了西施的铺垫，映衬，补足、充盈的。

比较起来，潇湘妃子的故事没有像西施的知名度那么高，那么通俗。但其实是更为悠远的。“舜南巡，葬于花梧，尧二女娥皇女英洞下沾竹，文悉为之斑”。（ 《述异记》二妃最终沉于湘水，必为湘水女神，一种带有紫黑色斑纹的竹子，也便得名为“湘妃竹”。这样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对于一个缺少古老文化的民族来说，是无从想象的。二妃花梧而哭，洞下沾竹，铸之久远，这是何等真挚执著的情感。林黛玉爱哭，她的眼泪不光流的多，常常“自泪不干”同样也包含着真挚执著的感情，是为了酬答知己而“还泪”的。这个别号是高雅的探春给起的，赠号之时便说明了来历，“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她住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潇湘妃子”就完了。潇湘妃子的别号之起，主要不在哭得形式上的重叠，而在泪的含蕴中的贯通。这也应当是黛玉形象文化结构的有机成分之一。

二．林黛玉的多心和灵慧

同蹙眉爱哭的特征紧相连属构成“林黛玉型”的另一标志，是她的多心、灵慧。“犹如西子胜三分”的下联，正是“心较比干多一窍”。宝玉读《南华经》也道：“薛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这灵慧多窍，同样不是毫无依托地浮泛而写。史说比干心有七窍，黛玉更多一窍，灵珑剔透，无以复加。应当看到，黛玉的灵心慧性，不止一般意义上的多才，既是天性所赋，也是教养所得，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通常人们认为，宝钗博识，以学力胜；黛玉颖悟，以才艺胜。这点得一点不为错。小说一上来便以“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相对举，赞叹林黛玉的才华。黛玉作诗,从不冥思苦想,海棠初会,别人都在潜心思索,独黛玉或抚梧桐,或看秋色,或和丫环们嘲笑,不经意中早已成句.所谓” 咏絮才”,并非饱学之士的苦心经营,更多的是颖慧少女的一种即兴捷悟.试看黛玉读《西厢记》的那种神情心态,不到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你会过目成诵,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么?”她是用她多窍的心在读,在悟,读书不是为了成诵,而是化成了她生命的一部份.这不但是才学,更表现了一种气质.可以想见,何正《西厢记》, 《牡丹亭》,摆在黛玉房中那满橱满架的诗书,不也是如此的滋润着她，养育着她么!”庄生蝶”，”陶令盟”的种种因子,潜移默化地溶解在她的血液之中,使得自动颖悟的林黛玉获得了一种相宜的文化土壤。

富有诗人气质,并且被诗化的林黛玉,诗魂总是时刻伴随着她,总是随时从她的心里和身上飘散出沁人心脾的清香."无赖诗魔昏晓侵",这是她的切身体验.诗,对于她,是不可一日无的.她用诗发泄痛苦和悲愤,她用诗抒写欢乐与爱情,她用诗表示抗议与叛逆的决心.诗表现了她冰清玉洁的节操,诗表现了她独立不阿的人格,诗表现了她美丽圣洁的灵魂,诗使她有一种迷人的艺术光辉!可以说,如果没有了诗,也就没有了林黛玉. 
    三.林黛玉的个性表现和个性意识

    在红楼梦女儿的形象体系中，林黛玉不是峭然孤出的，既有与之映照对比相反的人物，如宝钗，袭人等，也有与之处于同一序列的人物，如”气性大”的金钏、尤三姐、小红等，在个性气质上都与黛玉相近.最明显的莫过于《芙蓉女儿之来》，作者用意早为脂批点明，此文虽诛晴文，实则诛黛玉，因而其中提到的那些古人故实，固然用以赞颂晴文的内在美质，又何尝不是对黛玉高洁品格的彰扬。

    在林黛玉的身上,强制的依附性和被动性的适应性较少，真正属于她自身的个性表现的比较充份.她的所谓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她的敏感、多疑、自尊、小性，常常带有更多个人性质，最能体现林黛玉自我意识的个人性质的当然还在于她同贾宝玉的关系之中。

    一次，宝玉因黛玉嗔他见了姐姐忘了妹妹，分辩道：”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问疏，先不暂后’也不知道？我虽胡涂，却明白这两句话，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姊妹，宝姐姐是两姨姊妹，论亲戚，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长的这么大了，她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疏你的？”林黛玉啐道：”我难道为的叫你疏他？我成了什么人呢！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为的是我的心。”应当看作林黛玉自我意识或曰自主意识的坦率告白，她的疑心、小性、对宝玉的试探、嗔怪、也都是这种自我意识的狭持表现。为了这颗心，往往无暇顾及人言物仪，庭训规范。她不像宝钗那样刻意求功地把自己修养成封建文明的典范，也不像探春那样小心翼翼地持宗法家庭的威仪，自然更不必像凤姐那样为了权势而机关算尽。”我为的是我的心。”何等单纯又何等执着，这才是林黛玉式的自尊，是不属旧社会规范，不附带任河条件的真正意愿，正因此，她比大观园中任和一个女儿都要更加珍惜自身的价值，并为实现自身的价值而竭尽整个生命，当然，就那个现实的生活环境而言，林黛玉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她自有一种超越环境的力量，这就是丰富的想象力和强烈的命运感，如果说，以<<葬花吟>>为代表的林黛玉诗词有其独特家枝的话，那么，首先，在于展现人物的想象力和命运感。正当满园花枝招展，绣带飘飘之时，独有林黛玉发生了”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的伤感。从春尽到花落；从花事到人高；从今年到明年；从当下到永恒。林黛玉的心绪早已出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拘约，她想望”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闻询”天尽头,何处有香丑。”面对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现实处境，早抱定”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浊陷渠沟”的意旨，个性的自主意识，在表现得最为鲜明不过，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环境制约了人物；在精神生活中，人物超越了环境。

    这种自主意识或个性意识的觉醒，才是林黛玉形象文化蕴含的新质。不管如何微弱雅嫩，也弥足珍贵。那种传统的东西只有同新的素质相结合，才获得了新的生命，强化了人物性格主体真正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总之，林黛玉的一生充满了悲剧的凄美，她父母早亡，寄人篱下，从小养成了悲观的人生态度："人有聚就有散，聚时喜欢，到散时岂不清冷，既清冷则生感伤，所以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儿开时候儿叫人爱，到谢的时候儿便增了许多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以及孤高傲世，多愁善感的"小性儿"。过分执拗地追求自我的尊严，简直到了"尖刻"的程度。把别人对自己的怜悯和施舍看作是冷嘲热讽，与宝玉的爱情也浸透这痛苦的追求，对宝玉是相知又相疑，不断地猜疑、担心、试探、怄气……这种"小性儿"一方面使她在贾府更加孤立，一方面又使自己本来脆弱的身心更加疲惫不堪。她终于倒了，倒在了自己毕生追求的脚下，她为自己的追求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再也没有那么多的眼泪可以支付了。

然而，林黛王的"小性儿"浸透了一个不羁灵魂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思想枷锁下对人性的追求。她追求自我人格的尊严，追求与宝玉真挚的爱情，追求纯洁无瑕的灵魂，一言以蔽之，是追求人性的自由.然而，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以及她自身的社会地位，性格情感，乃至体质状况都决定了她不可能与命运正面交锋，只能在哀怨,愁绪中"抛珠滚玉只偷潸"。而这恰恰完美地展现一个气韵典雅的东方式唯美主义人物形象。

在林黛玉这个形象上，倾注了作者毕生的心血.她的举手投足，无不反射着唯美光彩.黛玉葬花，"字字看来都是血"，充分展示了一幅极富古典抒情色彩的"怨女伤春图"。于是，林黛玉这个孤高自许，多愁善感的贵族少女形象便永远地定格在每一个读者的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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